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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工程救国”思潮研究初探——以中
国工程师学会为中心

彭华,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本文立足相关研究文献、回忆文章等，讨论了抗战时期“工程救国”思潮兴起的缘起、内涵及作用，并

对工程师形象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工程救国”思潮，是在近代救亡图存与传播工程学术双重动力驱动

下，脱胎于科学救国思潮、萌芽于抗战救国思潮之中，希望以工程师实践和精神特征来挽救国家的一种社会主

张。从工程社会史角度看，这一思潮得益于中国工程师学会借助政治权威，以《工程周刊》作为面向公众舆论

渠道，形塑了工程师救国的形象，并以“工程师节”“工程师信条”进一步与政治权威联系，也为抗战救国和

工程师的价值规范塑造提供裨益，是工程社会思想与抗战救国相结合的侧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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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代以来，在中国内忧外患影响下，源自于清末

民初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科学救国”思潮由最初关注

基础科学、实业教育渐渐转向工程技术领域，强调发

展军事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等举措方可救国。

笔者所说的“工程救国”思潮指的是在抗战救亡危机

之下，中国工程师学会直接推动的一种社会思潮，它

孕育于“科学救国”思潮，主张实现国家工业化来达

到救国强国目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抵御

外辱、救国救民的抗日思潮成为中国各界共同主

流
①
。在传播工程学术与鼓励抗日救国的双重动力

下，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了面向公众的杂志《工程周

刊》，“工程救国”思潮得以产生和宣传。该会借此机

会表达了国人对工程师的期许，塑造了早期工程师的

形象、伦理和价值规范，为抗战救国与工程建国提供

① 本文“抗日战争时期”以1931—1945年十四年抗战概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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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工程史学界对中国工程师学会研

究颇丰，从个人经历回忆、学会创建、科学建制、工

程师职业化角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对抗战时期中国

工程师学会的爱国之举亦有论及。茅以升[1]编撰的

《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概述了学会的抗战工作及

《工程周刊》初步情况；房正[2]详尽考证了工程师学

会从 1912~1950 年之间发展的史实，并对《工程周

刊》杂志定位及学会抗战救国思想做了初步整理；陈

印政[3]则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的《工程》杂志进行

研究，笔者亦受其启发获益颇多。然以上研究都是从

科学社会史角度切入剖析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制历

史，关于学会对救国思潮的建构与面向大众的《工程

周刊》期刊的研究尚有深入研究的余地。如：中国工

程师学会何以塑造“工程”与“救国”相结合的形

象？“工程救国”的具体措施及理由何在？国民政府

的政治参与如何建构学会的“工程救国”形象？“工

程救国”思潮对社会有何影响等。因此，本文拟以学

会相关原始文献为基础，考察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工

程师学会对“工程救国”形象塑造和影响，探求其原

因与影响，以求对工程社会史、工程师形象研究有所

创获。

1　“工程救国”产生的社会背景

前已述及，“工程救国”思潮主张发展工程技术

来挽救中国危机。该思潮能在近代中国产生，离不开

“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工程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对

工程思想的塑造[4]①。

1.1　科学救国思潮深入人心

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救亡图存的产物，“科学

救国”思潮自晚清而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达到

巅峰[5]，前人之述已十分充足，在此不赘述。笔者所

要指出的是，或许正是在清末“科学救国”浪潮中，

孕育了早期的“工程救国”思想。如南开大学张伯苓

先生在号召学生科学救国时，曾经于 1909年编排出

演爱国话剧《用非所学》，以鼓励学生学以致用、科

学救国。在剧中描述的留学生贾有志（笔者注：假有

志之意）便在欧美专修工程学，学成返国后大谈“工

程救国”[6]。从中可见早在清末就已经有了“工程救

国”的概念并编排于话剧。艺术源于生活，在当时，

许多留学生恰也是主张修工程学以救中国，典型人物

便是詹天佑先生。

另一方面，在主张“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中，

“科学”的定义除了自然科学理论外，还包含工程技

术为代表的实用知识。例如“科学救国”的典型代

表、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任鸿隽曾说到：“学者心中乃

别有一种实用科学智识在纯粹科学之外”，这类“应

用科学”将“纯粹科学”应用于处理某项特殊事务，

以求“明制造之法，收改进之功”。二者是内与外的

关系，纯粹科学“为一切科学应用的本源”[7]。任鸿

隽对于“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的划分与斯诺

(Charles Percy Snow)的想法不谋而合[8]。由此可知，

在任鸿隽的“科学救国”主张中，除了发展纯粹科学

外，还包括工程技术在内的“制造之法”“应用科

学”。也正是在何种科学可以救国的讨论中，关于工

程学术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浪潮随着 1931年

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合并正式走向历史舞台。

1.2　工程共同体的助力

李伯聪指出工程与工程共同体是活动与主题的关

系，不存在无主体的工程，而共同体也有赖于工程的

开展而发展。现代工程共同体是由异质成员组成的，

从社会学角度看，共同体有不同的职务岗位与职能，

具体到民国时期，则包括投资者、厂长、工人、工程

师乃至工程管理者[9]。

1931年 8月,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举

行联合年会,决定合二为一成立“中国工程师学会”，

并议决出《中国工程师学会宣言》（以下简称《宣

① 根据李伯聪、李三虎等人研究，工程思想涉及工程观、工程政策思想、工程技术思想、工程哲学思想、工程社会学思想、工程经济学

思想、工程伦理学思想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工程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存在于多重学科和思想主张之中，参见文献[4]。根据此定义，

可以初步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科学救国思潮中包含了对工程的认知、工程与救国的联系还有工程与社会的互动，分属于工程观、工程

政治学与工程伦理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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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工程史学界对中国工程师学会研

究颇丰，从个人经历回忆、学会创建、科学建制、工

程师职业化角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对抗战时期中国

工程师学会的爱国之举亦有论及。茅以升[1]编撰的

《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概述了学会的抗战工作及

《工程周刊》初步情况；房正[2]详尽考证了工程师学

会从 1912~1950 年之间发展的史实，并对《工程周

刊》杂志定位及学会抗战救国思想做了初步整理；陈

印政[3]则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的《工程》杂志进行

研究，笔者亦受其启发获益颇多。然以上研究都是从

科学社会史角度切入剖析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制历

史，关于学会对救国思潮的建构与面向大众的《工程

周刊》期刊的研究尚有深入研究的余地。如：中国工

程师学会何以塑造“工程”与“救国”相结合的形

象？“工程救国”的具体措施及理由何在？国民政府

的政治参与如何建构学会的“工程救国”形象？“工

程救国”思潮对社会有何影响等。因此，本文拟以学

会相关原始文献为基础，考察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工

程师学会对“工程救国”形象塑造和影响，探求其原

因与影响，以求对工程社会史、工程师形象研究有所

创获。

1　“工程救国”产生的社会背景

前已述及，“工程救国”思潮主张发展工程技术

来挽救中国危机。该思潮能在近代中国产生，离不开

“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工程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对

工程思想的塑造[4]①。

1.1　科学救国思潮深入人心

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救亡图存的产物，“科学

救国”思潮自晚清而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达到

巅峰[5]，前人之述已十分充足，在此不赘述。笔者所

要指出的是，或许正是在清末“科学救国”浪潮中，

孕育了早期的“工程救国”思想。如南开大学张伯苓

先生在号召学生科学救国时，曾经于 1909年编排出

演爱国话剧《用非所学》，以鼓励学生学以致用、科

学救国。在剧中描述的留学生贾有志（笔者注：假有

志之意）便在欧美专修工程学，学成返国后大谈“工

程救国”[6]。从中可见早在清末就已经有了“工程救

国”的概念并编排于话剧。艺术源于生活，在当时，

许多留学生恰也是主张修工程学以救中国，典型人物

便是詹天佑先生。

另一方面，在主张“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中，

“科学”的定义除了自然科学理论外，还包含工程技

术为代表的实用知识。例如“科学救国”的典型代

表、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任鸿隽曾说到：“学者心中乃

别有一种实用科学智识在纯粹科学之外”，这类“应

用科学”将“纯粹科学”应用于处理某项特殊事务，

以求“明制造之法，收改进之功”。二者是内与外的

关系，纯粹科学“为一切科学应用的本源”[7]。任鸿

隽对于“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的划分与斯诺

(Charles Percy Snow)的想法不谋而合[8]。由此可知，

在任鸿隽的“科学救国”主张中，除了发展纯粹科学

外，还包括工程技术在内的“制造之法”“应用科

学”。也正是在何种科学可以救国的讨论中，关于工

程学术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浪潮随着 1931年

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合并正式走向历史舞台。

1.2　工程共同体的助力

李伯聪指出工程与工程共同体是活动与主题的关

系，不存在无主体的工程，而共同体也有赖于工程的

开展而发展。现代工程共同体是由异质成员组成的，

从社会学角度看，共同体有不同的职务岗位与职能，

具体到民国时期，则包括投资者、厂长、工人、工程

师乃至工程管理者[9]。

1931年 8月,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举

行联合年会,决定合二为一成立“中国工程师学会”，

并议决出《中国工程师学会宣言》（以下简称《宣

① 根据李伯聪、李三虎等人研究，工程思想涉及工程观、工程政策思想、工程技术思想、工程哲学思想、工程社会学思想、工程经济学

思想、工程伦理学思想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工程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存在于多重学科和思想主张之中，参见文献[4]。根据此定义，

可以初步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科学救国思潮中包含了对工程的认知、工程与救国的联系还有工程与社会的互动，分属于工程观、工程

政治学与工程伦理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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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宣言》回顾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与实业

计划,告诫会员“谨当秉总理遗教，一致努力,完成实

施实业计划之使命 ,与达到工程学术救国之宏愿。”

“工程学术与工程事业，互相表里……两者固不可以

须臾离也”[10]。可见，中国工程师学会从一开始便

树立了实现总理遗愿，开展工程救国之宏愿。《宣言》

还进一步指出开展工程学术活动务必要与救国事业

结合。

中国工程师学会深受西方学术氛围影响，在

1931年合并之前就开始发行学术刊物，且种类较多，

大体整理见表1。

期刊的发行、学会《宣言》的发表是中国工程师

学会走向建制化的关键环节，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对工程学术的推动产生了重要作用。由两会合并

共同组成的这一工程共同体，为后面抗日战争时期的

“工程救国”宣传提供了助力。

2　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周刊》中“工程救

国”思想的主张与宣传

2.1　《工程周刊》的出版与特点

1931年合并后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是彼时中国

最大的工程共同体，也被誉为“工程届领袖”[11]。

在合并后，学会不仅继续发行《工程》杂志，还于

1932 年 1 月 1 日起发行另一新的杂志——《工程周

刊》。那么，为什么在已经发行了多种刊物的基础

上，学会仍要发布新刊呢？这与该刊物的定位有关。

《工程周刊》发行宗旨就与其他出版物不同，可

以分成三层：联络我国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我国工

程事业；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该刊物主要介绍各

地工程建设，进行工程技术的交流和研讨，并报道工

程界消息、论著、计划、书报评论、会务消息。因

此，相比起专业性更强的《工程》杂志，《工程周刊》

具有明显的公众科普性，期待引起公民的交流讨论：

“向高深一方面之工作，由本会会刊《工程》，负其大

部分宣达之使命”[12]，该刊的使命，首先是助力工

程学术事业，如发布工程学术相关的“种种调查，

Data，原料产地，试验结果之类，及介绍国外工程情

形，与最新工学理论”[12]。但更为重要是学会希望

借助该杂志对社会的工程思想进行一定的塑造，“同

时亦希望以浅近之工程智识，灌输至非工程专家之脑

海中，以谋普及于全民众，养成业余工程家”[12]。

另外，该刊也不同于会刊报告，会刊《工程》报

告是对内的，《工程周刊》则可以起到更广泛的交流

沟通之作用，从而推动工程学术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

展，“改编此周刊，范围扩充，与会外工程同志相见”

“且谋工作之联络，与精神之团结，夫然后可发展事

业促进学术”[12]1。

内容方面，《工程周刊》每期封面为重要工程项

目的摄影照片，正文部分可分为：工程纪事报告、施

工实地摄影、工作详细图画、工业商情消息、书报介

绍批评、会务会员消息六大类内容。

其中工程纪事报告以记载真实、数目准确为主；

施工实地摄影以发布施工实地的摄影照片为主；工作

详细图画以各类工程的图画设计为主；工业商情消息

以发布工业新闻为主；书报介绍批评以介绍工程学术

书籍为主；会务会员消息以发布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

员消息和会务情况为主[12]16。

表1　中国工程学会早期发行期刊[2]

Table 1　Early issue journals of the Chinese Engineering Society[2]

发行时间

1919年11月

1923年12月

1925年3月

刊物名称

《中国工程学会会报》

《中国工程学会月刊》

《工程》

宗旨

发殚工程学理；传播工程应用

介绍工业智识于国人

“负经济上及文字上相当之责

任”“注意工程问题之讨论”

主要内容

专业论文、工程报告、学会纪事

工业调查、学会会员信息、调查

报告

专业论文、调查报告和会议纪事

备注

早期刊物，发行不多

早期刊物，发行不多，仅

1923—1924年发行

与《中国工程学会会报》

一脉相承

注：除表中所述定期出版刊物外，另有《年会纪事录》《年会报告》《会务特刊》《会务月刊》等不定期报告，多为内部刊物，不对外公开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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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公众科普，《工程周刊》还具备许多其他

刊物所没有的特点。例如在发行时间上，《工程周刊》

出版周期非常短，基本每周均有发行；发行内容上，

与《工程》更加专业性、严谨性不同，该刊篇幅很

短，且风格多样化，除了工程专业知识外，还有趣味

性猜字游戏、工程名人介绍以及岗位招聘等；发行主

题上，《工程周刊》由于兼备塑造公众工程思想观的

任务，因此时事新闻很多，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先

后刊登多篇日本侵略性文章，在日本侵略上海后，发

布了系列军备性科普文章，这些文章将工程学术与抗

日救国结合在一起，体现出杂志的爱国情怀。

总之，《工程周刊》作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的

重要刊物之一，刊中发表了大量有关工程与救国的学

术新闻与科普文字，对塑造中国公众的工程观和推动

中国近代工程学术事业起到了不小作用。

2.2　《工程周刊》所载“工程救国”言论

作为主要面向公众的工程知识读物，《工程周刊》

对于“工程”与“救国”结合作出了不少贡献，在刊

载文章中充分体现了学会对工程师的厚望。

首先，《工程周刊》对于日本侵略信息极为关

注，在期刊上刊登了不少时事新闻，并不断呼吁政府

关注工程的重要性。如其第一卷第一期就具有鲜明特

色，在《日本在东三省之电业侵略》一文中指出“国

人对于日本侵略东三省之重要工具，认为唯有南满铁

路，而不注意电力及电信之侵略”[13]，值得注意的

是，在同一期就有数则相关电信新闻，包括《建委员

奖励民营电业》[14]《中央工业试验所设立电镀工

厂》[15]等，介绍了建设委员会对民营电气事业的奖

励，以及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的电镀厂。这一期还有

一则《日本电气年鉴出版》的消息，在结尾处编者特

地呼吁“知彼知己，百战百克，留心东亚电气事业，

原（愿）作抗日工作者，各设法一阅”[16]。《工程周

刊》在第一期杂志中发表了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电信的

担忧，介绍了中国的民营电力企业、香港电话事业、

最新发电机等消息，这些看似简单的广告、新闻，均

可以联系起来，其意或在鼓励国人独立自强打破日本

电力侵略，暗含了工程师学会忧国忧民心态。

1933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工

程周刊》旋即发行数篇对工程师救国的动员性文章。

1933年3月8日所发表的《国难当前吾人所期望于吾

国之工程师者》认为“欲充实国防必需注重军事工业

之设备……凡吾工程界人士，应负最大之责任也”。

进而指出工程师的责任，要与其他空谈救国口号的行

为不同，“窃谓事至今日，空谈救国固非其时，纸上

计划”[17]。因此，杂志对工程师救国的具体措施进

行了总结：

其一，工程师可以有助于国家工业原料制造。

“制造工业端赖原料，近数年间，国内各种工厂，虽

有长足之进展，但试一致其内容。则关于原料方面，

尚大都仰给于人”，作为自诩“工程界之喉舌”的

《工程周刊》，杂志编者呼吁“各工程专家，对于此

点，多所指示”，进而“设法呈请政府当局促其

注意”[17]。

其二，工程师可以协助军事工业，如改造军械。

“吾国仿制能力，年来显见进步，就国内大部分工厂之

设备及人才言，如果改为军事制造所，事如可能……此

则有待于工程家之指示与协助者也”[17]。

其三，工程师可以协助解决军事能源燃料问题。

“夫一工厂欲于短时期内改造他项工业，自难望有若

何成绩，但吾人目的不在苛求出品之如何精良，而在

舶来品断绝时，仍能有替代物可以使用，苟能如此，

于战时前途，已获得极大之裨益。故深盼各工程专

家，应努力于国货原料之探求与利用”[17]。

此外，工程师还可以指导士兵了解军事科学常

识，“深望各门工程专家，能切实参加前后方之军事

工作，查‘一·二八’沪变，吾国兵士，因闻敌方之

用毒瓦斯，电网等等消息，异常恐慌，是皆缺乏科学

人士指导之故。”杂志呼吁专家“告以种种破除之方

法”[17]。在《工程周刊》本期文章中，就包含了

《作战时之火药补充》《日本工厂总动员》《人造雾与

战争之概述》等和军事战争相关的具体科普性文章。

1933 年 4 月 5 日，《工程周刊》编者在《总动

员！！！》一文中就工程师如何能救国进一步阐述。编

者先就法国的设计委员会与常制事务局、美国的陆海

军联合军委员会、意大利的国防最高会以及日本的资

源局在战争中的地位作了介绍，进而指出“大部分的

工作可以说都是要借重于工程师的，那末工程师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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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时候，他的责任和关系是何等的重大呢！ [18]”

并呼吁“全国的工程师，当然不在少数……我们各有

各的专长，同时也各有各尽其力的义务，目前国家存

亡，系于一发，正是我辈报国的时候，希望全国的工

程界，快快大家起来实行总动员”[18]。

工程师在抗日救国中除了修建工程和军事科普

外，工程师的精神又如何与抗日救国联系在一起呢？

这便与《工程周刊》和中国工程师学会对工程师形象

的塑造相关。1933年 5月 17日《工程周刊》又由刊

登了《工程师的责任》一文，指出“华北一带的敌人

还在那里不断地侵略进攻，抵抗这顽强残忍无理的世

仇，固然是我忠勇前方将士的职责，可是用来抵抗暴

敌的利器和一切破敌人军器的方法……则应属于工程

师团体的责任”[19]，并以严演存发表的两篇军事科

普文章作为案例，动员工程师投稿军事国防主题的

文章。

1933年 9月《工程周刊》刊登了《工程师救国》

一文，指出“工程师以技术为职业，技术救国，乃其

本分，无待多言”[20]。除了技术上救国之外，精神

品质也可以影响救国，“吾以为工程师于技术之外，

其品德有足以救国者，试为述之。”作者一共总结了

三条工程师可以救国的品德，概而括之，“工程师之

用心着力，以物质为对象”“工程师劳而后获”“工程

师脚踏实地，诫以出之”[20]。最后呼吁，“愿吾工程

师，技术救国之外，以品德救国，利己利人，衍为

风气”[20]。

1936年，全面抗战危机愈发强烈。茅以升[21]在

《工程周刊》发表了《“何以救中国”——工程界应负

救国的重大责任》一文。文章开篇便记载了中国的八种

严重症象，从而引出“如何救国”这一议题。写出“中

国究竟要什么人出来救？什么样的人配来救？……但,

我们一辈学工程的同人所负的责任，依本人（茅以

升）看来，恐怕比任何一界人都重大一些”“施行现

代工业化的责任，全在一般学工程的人肩上”“凡为

工程界一份子，对于救国，负有较大的责任，不特义

不容辞，并且当仁不让”“主要呼吁各位以国防为中

心的角度来实现救国。实际国防建设的责任，无疑

的，又全是在工程界的同人肩上”[21]。文章从精神

层面呼吁工程师要自信自觉，“工作尽量国粹化，设

计多采中国风格，用料多采国产，避免本国资金往外

流；行为不为官僚化，时刻保持公忠纯洁的

态度”[21]。

中国工程师学会除了发行《工程周刊》进行“工

程救国”宣传外，还进行了一些救国措施。首先，中

国工程师学会进行了不少工程统计数据，包括编辑

《中国工程题名录》《我国铁道统计表》《世界各国铁

路统计》等；其次，学会进行了全面抗战前的作战准

备，例如组织了“战时工作计划审查委员会为对日动

员之准备”；最后，学会还向政府提出系列国防提

案，以推进抗日预防事业的发展，如胡庶华等提案

“呈请政府禁止钨砂出口”“禁止外人参观吴淞口炮台

战迹”。

3　全面抗战时期“工程救国”思潮的发展及

其影响

“工程救国”思想在全面抗战之前就已在工程共

同体中产生，并由《工程周刊》这一中国工程界权威

的科普性期刊进行舆论传播。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

国工程师学会进一步对“工程救国”的形象进行了塑

造，并利用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以“工程师节”“工

程师信条”将工程与救国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由

于政治界与学术界的双重助力，“工程救国”的形象

深入人心，大批的青年学子走向“工程救国”的爱国

之路，这对抗战救国有一定舆论助力。

3.1　“工程救国”思潮的政治塑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就已经开始

有意识地推动实业计划，1931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

成立便是政府推动工业计划的重要举措，工程师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工程

师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为了吸引具有家国情怀的青

年学子积极投身军事工程领域，政治界也进一步参与

到“工程救国”的塑造中来。在此背景下，为了使

“工程救国”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迎合政府的政治

塑造，学会也对原有工程师信条进行了修改，赋予了

新的政治动员之意。此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

希望将工程师的国家民族观念推进成社会关注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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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程师节”的设立便是一例。

关于“工程师节”的设立，李海涛[22]曾述论过

成立始末，认为“工程师节”的设立是“技术救国思

潮的实践主体”，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为己任，对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国防军事备战发挥了重要作

用。诚然如此，笔者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工程共

同体在“工程师节”上的角色塑造，以及对“工程救

国”思潮的影响。

“工程师节”是1940年被中国工程师学会初步确

立，1943年被行政院认可为法定节日的。至于日期

的选择，则是在顾颉刚的助力下，各界以6月6日大

禹诞辰作为“工程师节”进行庆祝。据时人报告，主

要是因为大禹治水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品质高度契合抗

战建国之需要。同时大禹又具有政治代表性，象征华

夏，因而具有较强的政治基础。故而，笔者认为，

“工程师节”的设立不仅反映了工程共同体对大禹和

工程师群体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的赞赏，是当代工程

师的职业准则和精神本质。也是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动

员，而对于大禹精神的重新塑造，换言之，正因为抗

战背景下，需要这样的救亡图存、积极爱国的华夏精

神，而重新赋予了大禹这一“工程师鼻祖”的形象，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工程师节”的设立理解为

对“工程救国”的政治动员和对工程师的形象塑造。

对于“工程师节”背后的政治塑造，还可试举几

例。国民党著名的政治派系“CC 系”（The Central 

Club）领袖陈果夫[23]在首届工程师节文章中指出，

“工程师节”“以治水有功之大禹诞辰”，是因为大禹

治水对国家工程有重大贡献，然“禹之于水，只除水

害，而建成现代国家者，更须善用水力。”想要建设

新的工程事业，“国父……实业计划之匠心所在，无

非欲善用我中国之水力，将我国建成以机械化电气化

之新式国家。”陈果夫的庆祝致辞实际上将“工程师

节”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国民政府的现代化事业相

挂钩。而当时的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24]更进一步直

接点明了工程师节的政治属性：“大禹是伟大的工程

师，也是伟大的政治家”，故而“工程就是政治，政

治也就是工程”，设置“工程师节”“必将演成工程政

治”。张贻惠[25]则从大禹治水谈到抗战建国的问题，

他呼吁国人设立“工程师节”纪念大禹应该“唯最高

领袖之命是从，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最高领袖

之资，固然出禹上。”综上，国民政府对“工程师节”

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工程救国”思潮赋予新的

内涵，反映出了国人对于工程共同体的期许，希望工

程师能够建设新的中国。

1941年，为了进行抗战动员，中国工程师学会

发布了新版“中国工程师信条”，在新的工程师信条

中，不仅沿袭了旧信条中工程师个人品德和职业操守

的部分，还增加了不少工程师国家民族观念的规定，

包含了许多抗战救国的内容，反映出中国工程师学会

对“工程救国”的期许：“遵从国家之国防经济建设

政策，实现国父之实业计划”；“认识国家民族之利

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有，贡献能力”“促进国家

工业化，力谋主要物资之自给”“推行工业标准化，

配合国防民生之需求不慕虚名，不为物诱，维持职业

尊严，遵守服务道德”[26]。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为代

表的工程共同体首先提出了“工程师节”的概念，后

被行政院认可定为法定节日。而政治界以大禹生辰作

为“工程师节”的举措，背后是基于时人对于当时国

家危亡之际，希望能够效仿大禹治水的精神，因而对

大禹做了重新塑造，建构了一个新式的、符合“工程

救国”的大禹形象，并借助“工程师节”传达给工程

共同体。接着，中国工程师学会又修改了新的工程师

信条对政治动员予以回应。因此，这一时期的“工程

救国”思潮包含了政治与学术双重内涵，这也是政治

界参与塑造工程师群体形象的典例。

3.2　“工程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

“工程救国”思潮希望借助工程的力量来救国，

国家危机感越强，该思潮便更有活力。因此，全面抗

战爆发后，“工程救国”成为许多从事工程事业的年

轻人之共识，动员了一批青年学子参与抗战活动中。

我国体坛明星刘天锡[27]回忆其中学毕业后，一

度曾想学习工程技术，故进入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读

书，想走“工程救国道路……后却放弃学习工科，立

志要为中国体育奋斗终生。”著名桥梁专家与技术史

家茅以升[28]回忆自己的前半生，说曾经自诩为“超

政治”的“无党派……一心主张‘科学救国、工程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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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

败不堪，主动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后，开始意识到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无独有偶，中国航天院

士梁守槃[29]回忆自己“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滔

天罪行，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

伤，劳苦大众逃难流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青年

学子们仰天长叹，期盼国强民富……打倒军阀，打倒

列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成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科技救国、工业救国、工程救国的呼声在青年学子的

思想上引起了共鸣”。上海市老市长与中国公路第一

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赵祖康[30]早年深受“工程

救国”思潮感染，他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

思想，毕业于交通大学，又数度出国留学、考察，在

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机关里，从事市政和道路，赵

祖康[31]还曾写下“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的诗

句，表达自己愿追随孙中山“工程救国”报效国家的

心愿。

同济大学在抗战时期就一直以“工程救国”为学

校口号，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时，多位老院士追忆往

昔，“希望学校发挥工程大学的特色……工程报国、

工程救国……希望现在的年轻教师能够继承当年教师

优良的教书育人传统”[32]。同济大学并非唯一以

“工程救国”作为学校口号的学校，天津大学的前身

国立北洋大学建校的宗旨就是“兴学强国，工程

救国”[33]。

复旦大学同样深受影响。在冯克力[34]主编的

《老照片》第 119辑中就留有大量抗战时期大学土木

工程系学生合影，在胡恩金口述父亲胡钊的抗战经历

时，就提及了当时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普遍怀

揣“工程救国”的理想，他的父亲抱定“工程救国”

的信念，要以自己所学到的建筑知识抵御日寇侵略，

就应聘到城塞组……几经实地勘察和研究，根据日军

可能进犯的方向……划分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防

京沪地区为防御重点，构筑工事，配备兵力，便参与

了京沪区防御阵地永久性工事的设计[34]。更具有影

响力的是，陈学俊[35]不仅亲身实践“工程救国”理

想，还于 1941年谱写过一曲《工程救国——工程师

进行曲》，并很快被《贵阳日报》刊发。歌曲中饱含

对祖国的热爱与抗战的激情：“卫国家,靠兵利,建国

家,靠机器。”“争名利，无意义，学工程，有志气，

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求进取……我们大家一致

把心齐，爱团体，我们永远为中国工程事业奋斗到

底！[36]”像陈学俊这样具有留学背景、受到“工程

救国”思潮影响一心报国的并不在少数，比如木土工

程学家葛天回抱着“工程救国”的思想于 1918年考

入唐山工业专科学校习土木工程，从事土木工程十

年，先后在吉长铁路局、吉敦铁路局、江苏水利局、

长沙工账局担任工务员、工程师，只是眼见工程不能

救国，乃改行“教育救国”之路[37]。

1942年 8月 5日《晋察冀日报》第 8版记载了全

国工程师联合年会的盛况，写到“首由翁会长文灏致

闭幕问，列举事实，说明工程救国之重要，及工程师

对于祖国及盟国之贡献，末谓：工程师年会此次在兰

举行，特使工程师对于西北获得更深之认识与了解，

今后必能为开发西北而作更大之努力云云”[38]。

综上观之，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的加

重，“工程救国”的思想渐渐被青年知识分子接受，

大量的桥梁、公路、铁路、飞机、航空等军事专业学

生深受影响。同时以唐山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为代表的学校把“工程救国”作为学校宗旨，

也影响了一批青年学子。

然而，作为社会思潮的“工程救国”存在一定局

限性，其理念并不十分完备，且具有“技术决定论”

色彩，这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反思。1936年，任

职于《申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对此有所警

醒
①
，在动员公众抗日救国的《通俗文化》上刊登了

两篇针对“工程技术救国”的批评之文《“马达救国

论”的错误》[39]《救国决不是不要科工》[40]，他用

“马达救国论”讽刺那些主张“改良技术生产力就可

以救国”，把生产力问题理解为“是机器的问题”的

论调。在文中，艾思奇敏锐地指出“中国的不良社会

① 艾思奇（1910—1966年），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于1930年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1934年6月

任职于《申报》报社；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奉调至延安工作；1945年8月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46年任

《解放日报》总编辑；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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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根本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敌人的侵略

更不容许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主张‘马达救国论’

的人忘却了要改变社会”[39]。艾思奇在《救国决不

是不要科工》[40]中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是说学科

工的人在现在就要抛弃科工”，毕竟“技术是一定的

生产力的标准”“一定的技术是一定的生产力的基

础”，所反对的只是“认为单靠科工救国，科工在

先，科工为主”[40]。在艾思奇看来，救国的根本途

径在于改变“社会制度”，“工程救国”思潮所犯的便

是“技术单一决定论”之误。的确，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这是“工程救国”所忽略的，它太过于强调

工程技术，脱离了社会制度，故不宜片面高估。

4　结语

“工程救国”思潮是一种救亡图存思想，中国工

程师学会与“工程救国”思潮的兴起有着直接联系，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工程师学会是“工程救国”思潮

的直接推动者。在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后，为了能够

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以寻求国家富强的救国之道，学会

利用《工程周刊》积极倡导宣传“工程救国”的理

念，并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支持，产生了社会共鸣。一

方面，“工程救国”直接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的专业

取向，以往投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不

少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转向“工程救国”，这并非是如

库恩所述科学共同体的“改宗”，而是爱国科学家为

抗日战争做贡献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作为工程共

同体的一员，政府也参与其中，借助“工程救国”口

号积极动员工程师群体加入到抗战之中。只不过，该

思潮过于强调工程的地位，忽视了社会制度形态的作

用，使其脱离了社会存在，陷入到“技术决定论”陷

阱之中，因而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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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ought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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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end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is a kind of thought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promoting 
intellectuals’ attention to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It originated from the scientific salvation trend and sprouted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 salvation trend, hoping to save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practice and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s. This trend 
of thought was directly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explored ways to save the country for national self-improv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Society used the Engineering Weekly as a channel for public opinion, shaping the image of engineers saving 
the country, gaining certain political support and social resonance. It is a lateral reflec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engineering 
social thought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save the country.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and believes that the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trend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o save China from the crisis. The emergence of this trend in modern 
China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social trend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Science”, the 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communities, 
and their shaping of engineering thinking.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dvocacy and promotion of the idea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in the Engineering Weekly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Engineering Weekly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ublica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1) to connect 
with comrades in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in China, (2)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China’s engineering industry, and (3) to 
research and promote various engineering disciplines.The third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ide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omprehensiv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idea of “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had already emerged in the engineering community before the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and was disseminated by the authoritative popular science journal 
Engineering Weekly in the Chinese engineering communit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further shaped the image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and used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link engineering with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ngineer’s Day” and “Engineer’s Creed”.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the dual assista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the image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deeply 
penetrated people’s hear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students embarked on the patriotic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which formed certain public opinion support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save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ise of the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trend. To some 
extent，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s the direct promoter of the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tre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ek ways to save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it activel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use of Engineering Weekly， and it has gained certain political support， generating social resonance.

Keywords: Saving the Nation by Engineering;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Engineering Weekly; War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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